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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为了纪念他的那些与他一起

战斗而牺牲了的战友，并激励自己和孩子们
继续革命到底的意志，他竟然将平时工作中

常说的一句话，来为自己儿女们起名，这话
叫：“为人民立功勋”。后来他和妻子真的生

了 6个孩子，分别叫：仲力为、仲学人、仲昊

民、仲立、仲卫功、仲丹勋。6个孩子名字中的
最后一个字，组成了这位老战士的一个崇高

心愿。
这位老战士的名字叫：仲国鉴，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常熟市委书记和第一任市
长。这位传奇人物，我从小就听其大名，一是

因为他在解放前的战斗故事在我故乡的土地
上早已传扬，二是他是我故乡常熟与苏州的

大领导。但过去有一点并不知道，原来他还是
位作家，写过很多优秀的诗文与纪实类作品，

还有小说等，散发于《星火燎原》《上海文学》
《萌芽》《雨花》《少年文艺》等，并在江苏人民

出版社等出过多本著作，应当算是我们的文
学前辈。最近他长子送来厚厚的一本《仲国鉴

诗文集》让我写序。在阅读和查阅其作品及革
命经历时，意外地了解到：这位老英雄原来竟

然是《沙家浜》里一位没有出现的“主角”啊！
是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如果没有仲

国鉴先生写下的一系列关于苏（州）常（熟）
太（仓）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比如像他在上

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根据自己参与
抗日革命斗争经历所创作的《特派员》《脱

险》（分别刊于《上海文学》）；《江南红》（长篇
评剧）；《水上英雄》《林司令的兵》《游击小

组》《战斗在敌人心脏》《一个侦察员的生命》

《新家浜战斗》等（刊于《星火燎原》等）的作
品……那么不可能有后来的上海人民沪剧团

的《芦荡火种》，以及之后的京剧《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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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知道，仲国鉴与浙江南浔的大作家

徐迟是老朋友。1949年后，徐迟经常跨
过界河，跑到苏州去找老朋友仲国鉴聊“跟小

鬼子打仗”的故事。而后来排演《芦荡火种》的
上海人民沪剧团的严励（张瑞芳丈夫）、陈荣

兰，还有演员张瑞芳、白杨等经常到人在常熟
和苏州的仲国鉴家。仲国鉴的大儿子仲力为

对我说：“父亲与严励、陈荣兰他们在新四军

时就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父亲是苏州、常熟地
区的抗联特派员，也常去上海同地下工作的

文化界朋友接头……”仲力为给我讲了一件
事：在困难时期，上海几位朋友经常到仲国鉴

家来聚会聊天，一来就肯定要吃顿饭再走。可
那时都困难，我们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于是

我表哥就贴了一张字条：吃饭要付粮票。这事
被我父亲看到了，狠狠地把我骂了几句，然后

一把撕掉了！
仲国鉴的大儿子说，他家保留了很多父亲

与这些友人的书信来往和留念照片，可惜“文

革”时怕牵连，全给烧掉了。他拿出一份保存完
好的仲国鉴与冯定（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

毛泽东时的英文翻译）的书信原件给我看。“像
这样的资料很少了。”仲力为遗憾道。

“关于‘沙家浜’的原始资料一点也没
有了，‘文革’一开始我父亲就把相关的资

料全部烧掉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东西烧了
整整一个晚上，我是负责倒灰，用水浇灭

了，把烟烬端到很远的地方倒掉。《芦荡火
种》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批判了，父亲从上

海的朋友那里知道情况后，立即把相关的资
料和与作家、艺术家朋友们的通信基本全都

烧掉了……”仲国鉴的大儿子这样说。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当年的造反派并不知
道已经当了常熟和苏州“大官”的仲国鉴，在

他老家常熟吴市金桥村的老房子里还藏着许
多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诗文与纪实类作品，

以及个人的一些重要的回忆文章及各种证
件。在今天的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还收

藏了仲国鉴从敌人手中缴获的一支手枪（复
制件），因为这把手枪后来仲国鉴给了他的上

级、抗联司令任天石（《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
原型），任天石后来又将手枪赠还给了仲国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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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仲国鉴先生写下的
一系列关于苏（州）常（熟）太（仓）
地区的革命斗争故事，那么就不
可能有后来的经典《芦荡火种》
《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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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沙家浜》的产生后来引出不少有趣

的事，其实故事最初的来源和创作应
该是仲国鉴先生。这一点在我看完常熟和苏州及南

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的诸多实物后，更加坚信。
仲国鉴生于 1922年，从小聪明好学，记忆力超

强，有“小秀才”之称。他从小学医，后在家中开设“半
半诊所”，挂着“国医仲国鉴内外科大方脉”牌匾。因

他热心为乡人服务，故有“济世小郎中”之尊称。日本
侵华之后的第二年，年方 16岁的仲国鉴就怀着一股

爱国热情，参加了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

抗”），并奉司令任天石之命，以“半半诊所”为掩护，
在日军鼻子底下建立了“民抗”司令部的第一个情报

联络站。1940年，仲国鉴就在自己的诊所内所挂的
一面党旗下，庄严地吟读着写在处方上的“入党誓

词”，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的仲国鉴，凭借着自己“郎中”身份和“半半

诊所”作掩护，常坐着一条小船，明为出诊和接送病
人，实则为组织和地下抗日队伍传送秘密情报。在

1940年到 1945年期间，这条交通线始终是苏常太
一带新四军、地下抗日队伍最为重要的秘密情报渠

道，而此时的仲国鉴也在革命队伍中不断成长，先后
任苏常太游击队伍的特派员，在苏州城区以“刘寿华

诊所”、苏州郊区唯亭的“悬珠诊所”、昆山新镇的“阿
兆喻内外科诊所”等名号，从事地下工作。1941年，

身为抗日队伍的警卫连指导员的仲国鉴带领 31名
游击队员在徐市一带与日军展开血战，七天中有 6

位战友牺牲，最后仲国鉴带着队伍突围了敌人的“清
乡”。而他的母亲，则在家中被敌人残酷毒打，12岁

的胞弟也被敌人扔进粪坑，用假枪毙恐吓。仲氏家人
不畏敌人的强暴，表现出大义凛然之气。1945年 3

月，仲国鉴奉命赶回常熟吴市，向正在养病的苏常太
工委书记薛惠民汇报工作，谁知在半途被日伪便衣

密探发现。仲国鉴乘敌人不备之际，将秘藏在火柴盒
背后的昆山地下党名单吞入肚中。落入日军魔掌后，

鬼子对仲国鉴用尽毒刑，企图让他交代秘密交通线，

可他们根本无法从他身上得到一个有用的字。无奈，
日本鬼子将其投入死牢……三个月后，抗战胜利，奄

奄一息的仲国鉴才被组织从死牢中营救出来。

两个月后，身体仍在伤残之中的仲国鉴，被任命
为苏常太地区北撤第一大队大队长，率领部队北渡

长江，到达苏北。内战爆发后，仲国鉴又受组织指派，
潜回江南，担任沙洲县委特派员，再次从事秘密工

作，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担任常熟市
委书记兼市长。后调到苏州地区任公署办公室主任

和苏州医学专科学校校长等职。“文革”中饱受打击，
其妻———新四军女战士、为仲家生下 6个孩子的母

亲徐增，也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这是后话。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开的
介绍信

▼ 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收藏
的仲国鉴缴获的手枪（复制件）

■ 上世纪 80年代初，徐迟（右）专程到苏

州东山与仲国鉴讨论苏州园林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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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意外的是，仲国鉴这位身居要职的革命老战士，

还是位文学创作者。1949年后他在工作之余写下
了一批革命斗争回忆作品。他是苏州地区加入中国作家

协会江苏省分会中的 6名作家之一，其中有陆文夫，而
仲国鉴的革命老战士身份，让他在苏州作家中独其优

势，所以他在五六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其中
在《上海文学》和《萌芽》上就发表了多篇。值得特别关注

的是他根据自己在常熟、昆山湖区抗战的游击战革命经

历，写成的《虞山常青》，发表在 1958年的《雨花》杂志
上。这部作品一经发表，在江南地区的文艺界引起很大

反响，苏州评弹团根据仲国鉴以行医为掩护、在敌人心
脏展开斗争的传奇经历，改编成了长篇评弹《江南红》，

并由著名评弹艺术家金声伯等 5位演员演出。后来苏州
沪剧团团长王又琴和编剧沈华找到仲国鉴，请求同意改

编沪剧，即后来有了苏州沪剧团演出的名剧《特派员》。
实际上仲国鉴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纪实小说就叫《特

派员》。1962年苏州沪剧《特派员》公演后，市民争相观
看，常常爆满。

这场戏引起了上海人民沪剧团的领导和编

剧们的关注，于是也有了前面提到的上海文艺界的

朋友经常到常熟、苏州找仲国鉴的往事。而他们中间有

好几位本来就与仲国鉴在革命斗争中是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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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从《虞山常青》《江南红》《特派员》到《沙家浜》的演

变过程，我看到了一份旧报上的一篇重要文章。作者
叫施榕，他当时是苏州医专学校的学生会宣传部长，仲国鉴

当时是该校校长。施文这样说：

当时我们得知仲国鉴校长是位老革命，19岁就在苏常太
一带从事地下工作，我们就请他讲述革命斗争历史，以激励

新一代大学生的成长。 当时仲国鉴校长由于在残酷的斗争中
被敌人用汽油灌肺而得了肺病，喘气很厉害，说上一、二句话

就喘上几次。 他每周六晚上给我们讲，第一次他就足足讲了
二个小时，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商量一个办法，由我到家（就

住在学校内），由他讲述一段，我记录一段……以后仲校长就
经常约我由他口述我作记录， 有时我就把录音机搬到他家，

等他在不喘时讲些内容，然后我再回去整理。 但校长将我整
理成文的东西，亲自修改、校正后，邀请常熟市（当时是县制）

京剧团排练，于 1959年 10月 1日在苏州市公演。当时京剧名
叫《虞山常青》（常熟市界内有一座山叫虞山）。

1959年后，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沪剧团以及一些作
家都来访问仲校长。他有时会把我叫去，说明天有某某某要

来，你整理一下，一起接待他们，所以我出现接待过好几次。

上海沪剧团演出的《芦荡火种》、苏州评弹团演出的《江

南红》等都是根据仲国鉴的资料而编排的。有一次仲校长来
看我，我说上海演出为什么叫《芦荡火种》，我认为叫《虞山

常青》为好。校长说，为什么？我说，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那是二十年代大革命时代，现在已到四十年代抗日

战争时期，我们有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抗
日统一战线，革命斗争已是如火如荼，不再是火种问题了。

仲校长笑笑说，可能是剧名能够吸引观众吧！

施榕与仲国鉴的这个“争论”过了多年后的 1992年时，

他和仲国鉴老校长再次在学校参加校庆相遇，他俩再度说
起《沙家浜》起名之事。据施榕说，仲国鉴当时这样跟他说：

毛主席在观看京剧时，指出，不要叫《芦荡火种》，还是叫《沙
家浜》为好。仲国鉴当时对自己的学生说：毛主席改得好，

“沙家浜”反映了抗日游击斗争的辉煌业绩，又反映了群众

斗争的力量，沙家浜河水永远潺潺而流……
仲国鉴这段话让他的学生铭记在心。可惜，半年之后，

仲国鉴与世长辞。《沙家浜》的创作之源也就成了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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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作为一个同样生活在常熟、苏州这片土地上的
一名当代作家，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早已知道了“仲国

鉴”“任天石”“叶飞”“谭震林”和“江抗”“民抗”这些英雄的
名字与抗日进步组织。只是没有想到的是：其中的仲国鉴老

英雄竟然还是一名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这一点尤其令我
感动和钦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上海文学》《萌芽》《雨

花》等杂志上发表作品时，我还是个刚出生的小囡囡。由此

也特别觉得他的大儿子仲力为先生给我展现他父亲留下的
那些算起来都在半个多世纪前的珍贵史料时也异常感到珍

贵。比如有一张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在 1965年 6月 4日开

出一份“介绍信”，令我十分好奇，介绍信这样说：
苏州市人民委员会：

兹介绍我社创作干部王仲富、 丁斌曾同志为创作连环

画“沙家浜”进一步修改加工，前来访问仲国鉴同志一事。

请予接洽和大力协助为感。

而这封介绍信，也间接地证明了仲国鉴与《沙家浜》
的特殊关系。

在那段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包括我奶奶爷爷
和大姑妈在内的广大苏南地区的广大百姓，他们也都

是没有写入戏中的“阿庆”和“阿庆嫂”，他们与仲国鉴
这样的新四军及养伤的新四军伤病员们一起，用生

命和鲜血谱写了一曲曲动人的军民抗战诗篇，将
永远载入伟大民族的抗战史册。

■ 渡江战役时的仲国鉴


